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涪陵白鹤梁题刻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考辨

李金荣

摘 要:涪陵白鹤梁题刻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七字,向来被认为是北宋著名书法家黄庭坚于元符庚辰年蒙恩东归路经涪

陵游览白鹤梁时所题,但笔者在认真考察黄庭坚在涪陵的行迹、该题刻的内容、有关白鹤梁题刻的文献记载和山谷书体风格、

题款纪时的惯例等情况后认为,黄庭坚在元符庚辰年根本不曾来过涪陵,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亦非山谷所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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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涪陵白鹤梁题刻群不但以其“世界第一古代

水文站”的科学价值闻名于世,而且还以其作为“水下

碑林”的高超艺术价值和深远历史价值而享誉中外。而

今,涪陵白鹤梁题刻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已

建成世界上首例“无压力容器”水下博物馆。

在作为“水下碑林”的所有白鹤梁题刻中,最为人

们津津乐道、引以为豪的莫过于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七

个字。长期以来,人们都认为它是北宋著名诗人、书法

家黄庭坚(字鲁直,号山谷道人、涪翁)在元符庚辰年

(1100年)蒙恩东归路经涪陵游览白鹤梁时所题,并以此

为前提对这几个题字大加褒扬。或称其“在诸多人物

题刻铭中”“最为著名”;[1]或赞其“寥寥数字,却永留

心态气宇,表现其盛期之作”;[2]或颂其“再现了黄庭坚

晚年卓绝的书法艺术境界。虽寥寥七字,漫不经意处,

却见书风,其架构险峻奇崛,笔法苍劲老辣,体势挺拔,

纵横舒展”。[3]从这些溢美之词中不难看出,人们对该题

刻所反映的内容的真实性和该题刻是否黄庭坚所题等

问题,似乎从不曾有过怀疑。那么黄庭坚是否真的在

“元符庚辰”来过涪陵并在白鹤梁题字呢？如果认真考

察有关黄庭坚在涪陵的行迹、该题刻的内容、有关白

鹤梁题刻的文献记载和黄庭坚晚年书体风格、题款纪

时的惯例等情况,则答案是否定的。

一

宋哲宗绍圣元年(1094年)十二月,黄庭坚被加以

“修先帝《实录》,类多附会奸言,诋斥熙宁以来政事”[4]

(卷第八十四)的罪名,被贬涪州(今重庆市涪陵区)别

驾,黔州(今重庆市黔江区彭水县)安置。

绍圣二年(1095年)正月,黄庭坚由长兄黄大临陪

同,由陈留出尉氏、许昌,由汉沔趋江陵,上夔峡,次

下牢关,寻三游洞,然后过巫山(今重庆市巫山县),经

施州(今湖北恩施市),于是年四月二十三日到达黔州

贬所。①绍圣四年十二月,因其表兄张向提举夔州路

常平,为“避亲嫌”,他又被诏安置戎州(今四川宜宾

市)。②又《任谱》绍圣五年条下引山谷《与杨明叔大

字跋尾》云:“绍圣五年三月哉生明,涪翁将迁于僰

道,治舟开元寺江曲之间。”则黄庭坚离开黔州在绍

圣五年(1098 年)三月初三。③

宋黄子耕《山谷年谱》(以下简称《黄谱》)元符元

年条下有云:“先生有《答黎晦叔暹书》④云:‘承寄惠长

韵诗。去年三月中到涪陵,乃得之。⋯⋯又先生有《与

韦子骏提刑主客三月二十三日书》云:‘庭坚居黔中,农

食之须粗给。既又放徙,一动百动,所以少淹留此。月

半乃得至涪陵,又当为家弟少留’云云。又四月书云:

‘区区西来,以多病所至就医药,又为涪陵家弟少留,是

以行李稽迟。’”[5](卷二十七)可见黄庭坚此次离黔远赴

戎州贬所是沿乌江而下并于当年三月中到达涪陵的,这

是黄庭坚第一次路过涪陵,而且因为黄庭坚堂弟黄嗣直

当时正为“涪陵尉”,⑤所以黄庭坚在涪陵有短暂停留,

一则是稍事休整,二则是想与兄弟家人共叙骨肉之情。

山谷此次“少留”涪陵期间曾为涪陵士人蔺大节

作《朋乐堂记》一文,文末题云“绍圣五年四月乙未涪

翁记”。[6](卷四)“绍圣五年四月乙未”即绍圣五年四月十

七日,大概距离山谷离开涪陵赴僰道不远,因为山谷于

元符元年(即绍圣五年,本年六月改元)六月初抵达戎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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贬所,⑥而从涪陵溯江而上到达戎州,在宋代交通不便且

有沿途停留的情况下,至少应有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

行。则山谷此次在涪陵短暂停留大约月余。

元符三年庚辰(1100年)正月十二宋哲宗卒,正月

十三宋徽宗即位,元祐旧臣官复原职。五月,黄庭坚“复

宣义郎,除鄂州在城盐税。并还所夺勋赐。”[7](卷二十)

山谷此时既得放还,本可买舟东下,但由于长江涨

水,故于是年七月二十一日从戎州出发,乘船前往青神

县探望其姑,到八月十一日才抵达青神,并大约在本年

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才返回戎州。⑦此时江水已退,并

“蒙恩已三命”,⑧于是山谷正式准备起程东归。又《黄

谱》元符三年条下有云:“今以先生有《书丹青引后》考

之,其书云:‘十二月癸卯,余时解舟发僰道。’又有《跋

所书梁甫吟后》:‘元符三年十二月癸卯,将发戎州,⋯⋯

是日天大寒,留滞追送之客廿许人在江浒。’”[5](卷二十七)

可见山谷起程东归在元符三年庚辰(1100年)十二月十

一日(癸卯)。至此,山谷谪居黔戎已近六年。

《任谱》元符三年条下注云:“(山谷)十二月发戎

州,过江安,为石信道挽留,遂作岁于此。”又《任谱》建

中靖国元年条下注云:“山谷有《泸州中坝葛氏竹林留

题》云:‘江南黄某自僰道蒙恩⑨放还,元符三年⑩十二月

道出江安,江安宰石谅信道以亲亲见留作岁。建中靖国

元年正月丙寅置酒中坝葛氏之竹林。”可见当年山谷东

归过江安时为江安守石谅挽留过年,并与之结为秦晋。

江安即今四川省江安县。

建中靖国元年(1101年)正月,山谷离开江安继续

东下。先后经停泸州、系舟王市、游合江安乐山、泊

舟汉东市, 然后到达涪陵。是为山谷第二次经停涪陵。

山谷《跋草书子美诗后》云:“建中靖国元年二月

丁巳晚,下群猪滩, 未灭烛,为孙惇夫作此草,匆匆宾客

时,诚不暇作矣。”[6](卷十二)又《跋草书子美长韵后》云:

“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丁巳,下土淄滩, 小舟双舻傲兀,令

人眼花,书字不成。”[6](卷十二)又《题所书杜子美小诗后》

云:“荆州孙惇夫以幕客摄领涪州,郡中肃然。徐察之,

事事修举,它日正官未必能尔也。为留两日,恨识之晚。

以卷轴求书,一旦为书三轴。此一卷起土脑滩,下至丰

都而毕。”[8](卷三十)

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丁巳日,也就是二月二十六日。

从山谷于当晚离开涪陵连夜“下群猪滩”,而且只在涪陵

停留了两日和自称“匆匆宾客”等情况看,山谷到达涪

陵的时间大约在该年二月二十四日左右,而且行色匆匆。

以上乃山谷谪居黔戎期间两次经停涪陵的大致情

况,从中我们不难发现,山谷两次经停涪陵的时间一次

是在绍圣五年三、四月间,一次是在建中靖国元年二月

间,显然,山谷两次经停涪陵均不在元符庚辰年,故白鹤

梁题刻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七个字其所陈述的内容首

先与事实不符。尽管从时间上看他的两次经停涪陵皆

有可能前往白鹤梁游览并题字(因为两次经停涪陵皆在

初春白鹤梁有可能露出水面的枯水时节),但他断不至

于在元符之前的绍圣五年和元符之后的建中靖国元年

将自己的题字题作“元符庚辰”的,因此“元符庚辰涪

翁来”七字当不是山谷所题,至少不是山谷在这两次经

停涪陵时题。

二

公元一零九八年(即绍圣五年)六月宋哲宗始改元

“元符”。“庚辰”乃中国传统的干支纪时方法,可纪年,

亦可纪月和纪日。但笔者以为,若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

真为山谷所题,则“元符庚辰”只能是纪年即元符三年,

而绝非纪月和纪日,因为山谷几乎没有过以干支纪月之

先例,而“元符庚辰”若为纪日,则不但语焉不详,而且

不符合山谷题款纪时的惯例(详后)。

那么,山谷在“元符庚辰”年是否来过涪陵呢？为

了弄清楚这一问题,我们有必要对山谷在元符庚辰年

(尤其在白鹤梁最有可能露出水面的春冬季节)的主要

行迹按月份详列如下:

山谷《书韩愈〈送孟郊序〉赠张大同》云:“元符三

年正月丁酉晦,甥雅州张大同治任将归来,乞书。适余有

心腹之疾,⋯⋯时涪翁自黔南迁于僰道三年矣。”[6](卷十)则

元符三年正月山谷在戎州。

《任谱》元符三年条下云:“是岁知命自戎归江南。

山谷《与范长老帖》云:‘知命留此两月,三月十三日解

舟去。’”山谷曾有《赠知命弟离戎州》[8](卷六)等诗相

送。又山谷《书韩愈〈进学解〉后》云:“元符三年三

月丁亥戎州城南僦舍中,书罢,鸡欲栖矣。”[9](卷十一)则元

符三年三月山谷在戎州。

《黄谱》元符三年条下有云:“先生有题名云:‘太守刘

广之率宾僚来赏锁江荔枝,同来者廖琮致平、张宗道源、

徐确天隐、石谅信道、成节履中、文□少延禧、庆崇、□

□南玉。元符三年五月戊寅黄庭坚鲁直题。’”[5](卷二十七)又

云:“按家藏先生《书老杜诗真迹跋》云:‘元符三年五月

己卯,僰道尉汲南玉置酒荔枝阴中,同盘者廖致平、石信

道、成履中、史庆祟、张晦、杨中玉、黄鲁直。食罢,追

凉于安诏亭。’”[5](卷二十七)则元符三年五月山谷在戎州。

前面已有叙述,山谷本年从七月到十二月均在戎州、

青神,十二月十一日才开始起程东归并在江安过年。

从上面有关山谷在元符庚辰全年尤其是在这年春冬

时节的行迹的详细罗列来看,山谷根本没有在元符庚辰

年来涪陵,则山谷本年亦不可能在白鹤梁上题刻留字。

今观《山谷集》,亦有人未到某地而寄题诗文的情

况,如《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诗》、《寄题莹中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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轩》、《寄题钦之草堂》、《寄题安福李令爱竹堂》等,那

么,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七字有没有可能是山谷在元符

庚辰年寄题于白鹤梁的呢？回答仍是否定的。因为从

内容上看,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几个字意在陈述一个事

实,带有纪实的性质,山谷既然没有在元符庚辰年来过

涪陵,那他断不至于在此撒下一个弥天大谎。

另外,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看,据笔者所知,不但山

谷在自己诗文集中不曾提及他于元符庚辰来涪陵并在

白鹤梁题字一事,而且在他同时代人的著作中以及从宋

代至清代晚期以来的正史、野史、山谷传记、山谷年

谱等文献资料中亦均未提及此事,这就不能不让人对涪

陵白鹤梁题刻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乃山谷所题产生怀

疑。另据笔者所知,涪陵白鹤梁题刻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

七字被认为乃山谷所题的观点最早见于文献著录的是

清光绪年间钱保塘编的《涪州石鱼题名记》:“(据)《舆

地纪胜》,绍圣丁丑,伊川先生来涪,于北岩普静院辟堂

传《易》,阅再岁而成,元符庚辰徙夷陵,会太史黄公自

涪移戎,过其堂,因榜曰‘钩深’。按此题名七字盖同时

所书也。”[10]但此书不但产生较晚,而且钱氏有关该题刻

的考证亦有误。

首先,钱氏引文杂糅宋王象之《舆地纪胜》和祝穆

《方舆胜览》中的有关记载而引文不精。《方舆胜览》卷

六十一《涪州·堂楼·钩深堂》下原文为:“(钩深堂)

在北岩,绍圣丁丑,伊川谪居于涪,即普静院辟堂传

《易》,阅再岁而成,元符庚辰徙夷陵,会太史黄公自涪移

戎,过其堂,因榜曰‘钩深堂’。”[11]《舆地纪胜》卷一百

七十四《景物上·北岩》下原文为:“伊川先生来涪,元

符庚辰徙夷陵,会太史黄公自涪移戎,过其堂,因榜曰

‘钩深’。”[12]

其次,钱氏轻信了王象之、祝穆关于山谷行迹的错

误记载,并以此为前提得出了错误的结论。如前所述,山

谷两次经停涪陵均不在元符庚辰年,元符庚辰年伊川先

生徙夷陵 时山谷尚在戎州,山谷蒙恩东归再次经停涪陵

时程颐已回洛阳,山谷根本不可能有与其见面的机会。

因此,山谷过伊川先生堂并榜其堂曰“钩深堂”最有可能

的时间当在山谷“自涪移戎”首次经停涪陵的绍圣五年

(1098年),而不大可能在山谷蒙恩东归路经涪陵的建中

靖国元年(1101年),更不可能在元符庚辰年(1100年)。

总之,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其所陈述的内容和它乃山

谷所题的说法均与事实不符,钱氏所谓北岩“钩深堂”

与白鹤梁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乃山谷“同时所书”一说

乃基于错误前提下的主观臆断,其说根本不能成立,而且

这很有可能就是引起后人误解、以讹传讹的源头。

三

从黄庭坚晚年的书体风格和题款纪时的惯例来看,

亦可见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七字绝非山谷所书。

黄庭坚是“宋四家”中风格最为突出的一位书家。

从书体上看,山谷行书、草书兼擅,楷法亦自成一家。从

风格上看,山谷行楷书法下笔平和沉稳,着意变化,收笔

处回锋藏颖,注意顿挫,往往轻顿慢提,显得婀娜稳厚,意

韵十足,给人以“沉着痛快”的感觉。其结体从柳公权

的楷书得到启发,中宫收紧,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,纵伸

横逸,如荡桨、如撑舟,气魄宏大,舒展大度,气宇轩昂。

然今观白鹤梁题刻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七字(附白

鹤梁题刻),“符”字呆板,其“竹”头写法与山谷数次

书“元符”二字之“竹”头不类;题刻“符”字之“人”

旁呈外扬状,而山谷书“人”旁,皆呈内收状。“涪翁”

二字与山谷数次所书皆异,山谷所书“涪”字,三点水

不相连接,而此则连接;尤其是“翁”字,其下部之“羽”

字,与山谷惯常官场写法差异极大。题刻“来”字也与

山谷书体风格不同。从整体风格来看,题刻虽模仿山谷

书体,但无山谷书风之大气、磅礴、潇洒(附山谷书法

选字)。

还有,“元符庚辰”亦不符合山谷题款纪时的惯例。

纵观山谷赠序、序跋、题记等,其完整的题款形式为“某

年号+某年+某月+某干支纪日”,前面很多来自《山谷

集》中的引文已经很能说明这一点,其它如:

《别集》卷十二《书自草〈秋浦歌〉后》:“绍圣三

年五月乙未,新开小轩,闻幽鸟相语,殊乐,戏作草,遂书

彻李白《秋浦歌》十五篇。”

《别集》卷十一《跋所书戏答陈元舆诗》:“绍圣三

年九月壬寅,⋯⋯摩围阁老人书。”

《别集》卷十《书阴真君诗后》:“绍圣四年四月丙

午黔中禅月楼中书。”

《别集》卷十一《题魏郑公砥柱铭后》:“建中靖国

元年正月庚寅,系船王市,山谷老人烛下书。”

《别集》卷十《书临写兰亭后》:“刘退夫作研屏,求

乞小字,为临写《兰亭》,⋯⋯绍圣四年十一月乙卯摩围

阁中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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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别集》卷四《朋乐堂记》:“绍圣五年四月乙未涪

翁记。”

《外集》卷九《书韩退之符读书城南诗后》:“绍圣

五年五月戊午,上荔枝滩。”

《内集》卷二十六《书王知载山杂咏后》:“元符元

年八月乙巳戎州寓舍退听堂书。江西黄庭坚责授涪州

别驾戎州安置,年五十四。”

《别集》卷十一《书刘禹锡〈浪淘沙〉、〈竹枝歌〉、

〈杨柳枝〉各九首因跋其后》云:“元符二年四月甲戌戎

州城南僦舍任运堂中书。”

《别集》卷十《书韩愈〈送孟郊序〉赠张大同》云:

“元符三年正月丁酉晦,甥雅州张大同治任将归来。”

《别集》卷十一《游中岩行记》之一:“黄某、杨韡、

祝林宗、了贤、慈元,步自思濛江唤鱼潭,长老圆亮来

迎,酌玉泉,乃上岩寺。元符三年八月戊午。”

《别集》卷十一《书〈座右铭〉遗严君可跋其后》:

“元符三年九月己卯某书。”

《外集》卷九有《跋杜牧之冬日寄阿宜诗》:“眉人

史彦柏,⋯⋯求余书杜牧之诗以教其子。⋯⋯故欣然为

之书。元符三年九月丁卯涪翁书。”

山谷很少“某年号+某年+某干支纪年+某月+某

干支纪日”或“某年号+某干支纪年+某月+某干支纪

日”的纪时形式:

《别集》卷十一《与杨景山书古乐府因跋其后》:

“元符三年庚辰九月壬午,青神县尉厅之东退密堂,夜漏

下三刻。”

《别集》卷十一《游中岩行记》之三:“元符庚辰季

秋之丁丑, 尉张祉介卿及其兄⋯⋯邀予携茗来煮玉

泉。⋯⋯黄某鲁直。”

山谷更是很少有像“元符庚辰”即“年号+干支

纪年”或“年号+干支纪日”这样的格式。

总之,“元符庚辰”不符合山谷题款纪时的惯例,此

亦可证“元符庚辰涪翁来”非山谷所题。

白鹤梁题刻是涪陵人民的骄傲,是中国人民留给人

类最重要的文化遗产,其科学价值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

值不容置疑。澄清某些被淆乱的史实,还历史以本来面

目,正是为使其固有价值得到进一步维护和彰显。

①具见《山谷内集》卷二十《黔南道中行记》、《谢黔州安置

表》,文渊阁四库本第1113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版。以下

引文出自《山谷内集》、《山谷外集》及《山谷别集》者,版本同

此,不再注明出处。

②任渊《山谷内集诗注》所附《年谱》(以下简称《任谱》)元

符元年条下云:“按《实录》,绍圣四年三月,知宗正丞张向提举夔

州路常平。十二月壬寅诏涪州别驾黔州安置黄庭坚移戎州安置,

以避使者亲嫌故也。”文渊阁四库本第1114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

1987年版。以下引文出自《山谷内集诗注》者,版本同此,不再注

明出处。

③“哉生明”,即初三日。“哉”,通“才”,开始。夏历每月初

三,月亮开始有光。《幼学琼林·岁时》:“初一是死魄,初二旁死

魄,初三哉生明,十六始生魄。”“哉生明”又名““哉生魄”、“哉

生霸”。《说文解字》月部释“霸”云:“月始生,霸然也。承大月

二日,承小月三日。”

④文渊阁四库本《山谷外集》卷十题作《答黎晦叔书》。

⑤嗣直乃山谷叔父黄廉之子黄叔向之字。陆游《入蜀记》卷

四十八有云:“(巫山)县廨有故铁盆,⋯⋯有石刻鲁直作《盆记》,大

略言:‘建中靖国元年,予弟叔向嗣直,自涪陵尉摄县事。予起戎州,

来寓县廨。此盆旧以种莲,余洗涤乃见字’云。”而嗣直为涪陵尉

的具体时间不详。据《任谱》绍圣三年条注:“是岁山谷在黔南。初,

山谷既未能以家来。二年之秋,其弟知命自芜湖登舟,携一妾李庆、

一子梠(小字韩十)及山谷之子相(小名四德,小字四十)并其所生母

俱来。知命中道生一女。又与其从兄嗣直会于夔州。是岁五月六

日抵黔南。”任氏又注引山谷书云:“知命居士,得三月二十八日书,

知庆儿已免娠,入夔州,己回客次,俱无恙。嗣直又适得相会,何慰

如之。”则嗣直为涪陵尉当在绍圣三年三月之后。

⑥《黄谱》卷二十七元符元年条下有云:“六月至戎州,寓居

南寺。”并注云:“先生有《与王观复书》云:‘溯流在道三月。’又

有《泸州木龙岩题名》云:‘绍圣五年五月晦。’而所作《章明扬

墓碣》云:‘元符之元夏六月,明扬之子如埙以书走戎州’云云。”

⑦《任谱》元符三年条下注云:“山谷既得放还,以江涨未能

下峡,七月自戎舟行省其姑于青神。十月改奉议郎、签书宁国军节

度判宫,十一月自青神复还戎。”又同条注云:“山谷之姑,张祉介卿

之母(也)。介卿时为眉州青神尉,以七月二十一日解舟,八月十一

日抵青神。⋯⋯又有十一月二十日《与嘉州至乐山王子厚书》云:

‘到家悲苦满怀。’盖知命归江南死于荆州,当是初闻其讣时也。”

⑧《山谷别集》卷一《元师自荣州来,追送予于沪之江安绵

水异,因复用旧所作此君轩诗韵赠之,并简元师从弟周彦公》:“岁

行辛已建中年,诸公起废自林泉。王师侧闻陛下圣,抱琴欲奏南风

弦。孤臣蒙恩已三命,望尧如日开金镜⋯⋯”又《佩文斋书画谱》

卷七十七《宋黄庭坚书赠祖元诗》引明宋濂《宋学士集》云:“诗

中第五句有‘孤臣蒙恩已三命’之言,按居士《辞免吏部员外郎

状》,元符庚辰自戎州起废,五月复宣德郎,监鄂州盐税;十月改奉

议郎,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。十二月发 道。建中靖国辛巳三月

出峡州,始改朝奉郎,知舒州。或疑居士之赋是诗在于辛巳之正月

九日辛未,当时仅授二阶,不应前两月遽云三命。殊不知 道初发

之时,已闻有守舒之擢,第未尝被诏命尔。不然其和丹棱杨皓诗亦

未出峡,所作何以有‘老作同安守’之句邪？此盖不难知者也。”

转引自:郑永晓《黄庭坚年谱新编》第328页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

社,1997年12月出版。

⑨文渊阁四库本作“恩恩”,误,今据《黄谱》改。

⑩文渊阁四库本作“元年”,误,今据《黄谱》改。

黄子耕《山谷年谱》卷二十八:“(山谷)书《泸州开福寺弥

勒殿铭跋》云:‘建中靖国元年正月乙亥青辉阁前舟中书。’及有

《题所书魏郑公砥柱铭后》云:‘建中靖国元年正月(下转73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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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比赛”。

四、余论

从以上这些鲜明的现象中,我们不难看出土家族

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。在原始社会,土

家族先民们将妇女视为创世造人之母、社会生活的主

宰;在阶级社会,土家族妇女和本民族男子一样受到残

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。由于她们处于被压迫、被

剥削的境地,因而造就了她们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勇于

实践的毅力。尽管母系社会解体后,汉族儒家学说的

“男尊女卑”、“男外女内”和“三从四德”等女性的价

值观念和道德礼教观念也逐渐影响到了土家族社会,

但土家族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和

自主权,而且尊崇女性的观念在社会上和人们的宗教

信仰里仍深深地积存着。所以,土家族民歌中女性典

型人物数量较多,光彩照人。这既是土家族妇女在社

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反映,也是土家族女性

观念的集中体现。

在土家人民当家作主、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

的今天,通过土家族民间文学中的民歌考察,分析总结

土家族女性在历史上的形象,对于发扬土家族妇女的传

统美德,对于推动土家族地区的经济、社会发展都具有

积极的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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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上接65页)庚寅,系舟王市,山谷老人烛下书。’”按:文渊阁四库

本《山谷别集》卷二《泸州开福寺弥勒殿铭跋》作“建中靖国元

年正月丁亥青辉阁前舟中书。”本年正月庚寅日即正月二十九日,

正月丁亥即正月二十六日,正月乙亥即正月十四日。郑永晓《黄

庭坚年谱新编》认为当以“正月丁亥”为正确(第339页)。

《山谷别集》卷十一《游泸州合江县安乐山行记》云:“建

中靖国元年正月晦,合江令尹白宗愈原道率江西黄某鲁直, 舟泛

安乐溪,上刘真人山。”安乐山即今蜀南胜景泸州之笔架山。据记

载,隋朝道人刘珍曾隐居安乐山,将其道经、钟磬封于石室,故又

叫作刘真人山。

《山谷内集》卷二十七《题校书图后》云:“建中靖国元年

二月甲午(二月三日),江西黄庭坚自戎州来,将下荆州,泊舟汉东

市。”汉东市,古地名,具体地点今已不详,大约在今江津附近。

长江涪陵段涪陵以下十里许,有数处滩涂相连,日间白浪翻

滚,夜来涛声震耳,如群潴夜吼。是为“群猪滩”,乃“涪陵八景”

之一。古时滩势极险,故有民谚曰:“群猪陡岩,高挂灵牌,有事才

往,无事莫来。”当年范成大下水舟行过此,亦谓群猪滩“既险且

长,水虽大涨,乱石犹森然。两傍他舟皆荡兀,惊怖号呼”(《吴船

录》卷下)。解放后河道疏通,群猪滩被炸,今滩已不存。

此“土淄滩”当刊刻之误,应为“土脑滩”,《题所书杜子美

小诗后》即作“土脑滩”。“土脑滩”又名“土脑子”或“土脑子

滩”,位于群猪滩下游不远处,即今涪陵珍溪土脑子河段。长江涪

陵段河道弯曲,多呈“Ｓ”形或“几”字形,而且江中滩险,碛坝

面积大。“土脑子滩”即是长江上游的一个著名的浅滩回水区。

伊川先生即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。据朱熹《伊川先生年

谱》,绍圣四年(1097年)二月,程颐因“党论”被“放归田里”,同

年十一月,“送涪州编管”。“元符二年正月,《易传》成而序之。三

年正月,徽宗即位,移峡州。四月,以赦复宣德郎,任便居住,制见

曲阜集。还洛。”谱见《二程集》(附录),中华书局,1981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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